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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６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隐秘犹太人
与隐秘穆斯林比较研究

秦少锋∗

【摘要】本文探讨了１５—１６世纪西班牙因宗教迫害而采取隐秘宗

教实践的马兰诺群体(隐秘犹太人)和摩里斯科群体(隐秘穆斯林).两

支群体虽表面皈依基督教,却私下维持原宗教信仰,展现了其原信仰和

文化传承的韧性.通过不同的隐秘实践和文化适应策略,两支宗教弱

势群体共同反映了边缘化群体在应对宗教迫害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隐秘宗教;马兰诺;摩里斯科;隐秘犹太教;隐秘伊斯兰教

一、何为隐秘犹太人和隐秘穆斯林

隐秘宗教是指由于社会或法律的压力,在公开信奉一种宗教信仰的同时,私
下秘密信奉另一种宗教信仰的现象. 这种实践通常是为了避免迫害或歧视而隐

藏自己的内在信仰,而其外在信仰及宗教身份则与社会规范相吻合,以确保个人

或集体安全地融入主流社会. 隐秘宗教的双重性特征揭示了其既包含抵抗又包

含适应的复杂状态. 修行者在私下里坚守着他们核心的宗教信仰,以此展现出

对于迫使他们屈从的外部压力的抗争精神. 然而,为了求得生存和减少冲突,他
们也会在表面上遵循主流的宗教习惯,以此来融入周围的环境.

在１５—１６世纪的西班牙,“隐秘宗教”这一现象不仅为隐秘犹太人和隐秘穆

斯林提供了应对宗教迫害的有效策略,还更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这

些原本信仰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群体,在面对外界压力时选择表面上皈依基督

教,同时巧妙地融合了原有信仰与基督教元素. 这种做法既坚守了他们的信仰

与文化,又展示了他们的智慧与韧性,进一步揭示了“隐秘宗教”所蕴含的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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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皈依后的犹太人又被称作“马兰诺”(Marranos). 这一称谓在历史演变过

程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宗教和社会意义,特指表面皈依基督教但私下仍坚守犹太

教信仰的人,他们也因此被称为隐秘犹太人. 这一词汇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宗教

偏见和社会冲突,反映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宗教和政治环境的复杂性.
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局试图通过立法禁止对施洗后的犹太人使用“马兰诺”这

一贬损性称呼,并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①,但在现实中,这一称呼依旧流传广

泛,成为传统的老基督徒对新生代基督徒普遍怀疑和蔑视的标志.
皈依基督教后的穆斯林又被称作“摩里斯科人”(Moriscos),该词特指１６世

纪之后那些身处西班牙的穆斯林群体. 在皇家法令的强制施洗压力下,这些穆

斯林被迫选择了接受基督教. 然而,他们的转变往往并非出于内心的信仰,而是

在表面上接受洗礼并遵从基督教教义的同时,私下里依然保持着伊斯兰教的习

俗,因此他们被称为隐秘穆斯林. 这些穆斯林必须应对由西班牙君主制推行的

强制基督教化政策所带来的压力. 研究显示,摩里斯科人在宗教认同和信仰实

践上展现了错综复杂的双重身份. 他们不仅在情感和认知层面经历了剧烈挣

扎,而且在身份认同和宗教习俗上也进行了微妙的调整和适应. 这种独特的生

存策略使这一宗教弱势群体能够在保持原有信仰的同时,也能够在严酷的社会

环境中生存下去.
近年来,虽然学者们对马兰诺和摩里斯科这两个弱势群体分别进行了深入

①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称呼施洗后的犹太人为马兰诺会受到相应的惩治措施,分别参见 Norman
Roth,Conversos,InquisitionandtheExpulsionoftheJewsfromSpain (Madison: TheUniversityof
WisconsinPress,２００２),５; AntónioJoséSaraiva,TheMarranoFactory,thePortugueseInquisiciónand
ItsNewChristian１５３６Ｇ１７６５,trans．H．P．SalomonandI．S．D．Sassoon(Leiden,Boston, Köln:Brill,

２００１), XV. 另见«里 斯 本 １５１３ 年 条 例 » 第 ４９ 章 １５ 节,Hosegundoliurodasordenações (Lisbon,

１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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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但对两者的对比分析尚显不足.① 接下来,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两个宗教少

数群体在隐秘宗教实践上的差异及成因. 本文通过剖析他们在宗教迫害环境下

所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和文化适应机制,以更全面地理解他们在信仰坚守、身份

认同构建以及生存策略选择上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二、马兰诺与隐秘犹太宗教

隐秘犹太人历史起源于１４世纪末和１５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四次

大规模皈依基督教的时期. 在宗教迫害与强制改宗的背景下,许多犹太人表面

上接受了基督教,成为改宗者(conversos),但他们在私下里继续保持犹太教信

仰,这些秘密保持犹太教信仰的犹太人被称为“马兰诺”. 马兰诺一词源于西班

牙语,原意为“猪”,带有贬义,用于指责那些被认为不是真心改信基督教的犹太

人.② １３９１年的屠犹事件、随后１４１３—１４１５年的三大皈依运动③及１４９２年的西

班牙大驱逐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导致大量犹太人被迫皈依基督教. 在宗教

①

②

③

以下有关摩里斯科与马兰诺的几篇相关文章和论著:托马斯􀅰F．格利克 (ThomasF．Glick) 探

讨了摩里斯科和马兰诺作为伊比利亚半岛技术传播的重要贡献者所扮演的角色,参考 ThomasF．Glick,
“Moriscosy marranoscomoagentesdeladifusióntecnológica,” Ejemplardedicadoa: Historiadela
técnica (Arbor:Ciencia,pensamientoycultura,１９９４),１１３Ｇ１３２;斯图钦斯基在其作品中探讨马兰诺和摩

里斯科在伊比利亚宗教裁判所的审查下的相似经历,参考 ClaudeBernardStuczynski, “TwoMinorities
FacingtheIberianInquisition: The ‘Marranos’ andthe ‘Moriscos’,” HispaniaJudaicaBulletin,

HispaniaJudaica３(２０００):１２７Ｇ１４３;赫苏斯􀅰安东尼奥􀅰卡拉斯科􀅰巴斯克斯的论文深入研究了«堂

吉诃德»中摩里斯科与马兰诺之间的协作,参考JesúsAntonioCarrascoVázquez, “Moriscosymarranos:

ColaboracióninteresadadedoscolectivosmarginadosentiemposdedelQuijote,”inLaordendeSan
JuanentiemposdelQuijote,coord．byFranciscoRuizGómez(JesúsMoleroGarcía,２０１０),１９３Ｇ２０６;另

外,凯文􀅰英格拉姆主编的四卷本«中世纪晚期及以后的西班牙改宗者与摩里斯科»系列论文集,但此文

集中大部分作品 也 是 分 别 对 马 兰 诺 和 摩 里 斯 科 的 独 立 探 讨 而 非 对 比 探 讨,参 考 KevinIngram, The
Conversosand MoriscosinLate MedievalSpainand Beyond, VolumeOneDeparturesandChange
(Leden&Boston:Brill,２００９); KevinIngram,TheConversosandMoriscosinLateMedievalSpainand
Beyond,VolumeTwoTheMoriscoIssue (Leden&Boston:Brill,２０１２); KevinIngram,TheConversos
andMoriscosinLateMedievalSpainandBeyond,VolumeThreeDisplacedPersons (Leden&Boston:

Brill,２０１４); KevinIngram,TheConversosandMoriscosinLateMedievalSpainandBeyond,Volume
FourResistanceandReform(Leden&Boston: Brill,２０２１).

西克罗夫对马兰诺一词列出了八种解释,参考 AlbertA．Sicroff,LosestatutosdeLimpiezade
SangreControversiasentrelossiglosXVyXVII (Barcelona: TaurusEdiciones,S．A．１９８５),２９１.

三大皈依运动指文森特􀅰法雷尔对犹太人的布道宣传、西班牙各王国的反犹立法以及托托萨论

争. 有关托托萨论争参见 Hyam Maccoby海姆􀅰马克比,«犹太教审判:中世纪犹太—基督两教大论争»
[JudaismorTrial: JewishＧChristianDisputationsinthe MiddleAges],黄 福 武 HuangFuwu 译 (济 南

[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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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所的压力下,许多马兰诺选择逃离西班牙,前往邻近的葡萄牙和北非等地寻

求庇护. １４９７年,葡萄牙宗教迫害愈演愈烈,许多从西班牙逃难而来的犹太人,
本以为能在此寻得一片宗教自由的净土,却不料又深陷强制改宗的困境. 国王

曼努埃尔一世采用欺骗与暴力的双重手段,迫使本国境内的犹太人最终选择了

集体皈依,以求自保.① 之后的两个世纪中,这些马兰诺以葡萄牙为跳板,足迹

遍布地中海沿岸以及更远的地区和国家,包括新世界殖民地、荷兰、意大利和奥

斯曼帝国等地. 在这些地方,马兰诺建立了新的社区,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他

们的犹太生活. 然而,在１５３６年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成立之前,与西班牙的新基

督徒相比,葡萄牙的马兰诺有更多的时间来适应并秘密组织他们的犹太习俗.
在此历史背景之下,马兰诺在隐秘犹太教中的表现反映了他们在极端压力

下坚持信仰和文化传承的顽强精神. 尽管表面上马兰诺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依

然秘密地保持和实践着其犹太教信仰. 例如,他们会在家中秘密地庆祝犹太节

日,如逾越节和赎罪日,严格遵守犹太教的饮食规定,并在安息日点燃蜡烛以保

持其传统信仰. 这些隐秘的宗教活动不仅展示了他们对犹太教信仰的忠诚,也

体现了他们在宗教裁判所的高压环境下所采用的巧妙应对策略. 正如大卫􀅰吉

特利茨(DavidM．Gitlitz)所指出的,１４７８年宗教裁判所的成立是隐秘犹太教发

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迫使犹太教信仰变得更加隐秘,并促使这些信仰和习俗

在代代隐秘相传中得以延续.② 人类学家内奥米􀅰莱特(NaomiLeite)在探讨葡

萄牙马兰诺时,强调了曼纽埃尔一世宗教宽容政策对马兰诺犹太化特质的影响.
她指出,尽管马兰诺被迫在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但在“突然而不情愿”的皈依背

景下,他们得以保留甚至发展其隐秘“犹太化”特质. 例如,在针对葡萄牙王室强

迫境内全体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问题上,她指出:“１４９７年夏天,被根除的不是

一个民族,而是一个社会类别􀆺􀆺葡萄牙犹太人仅仅在名字上发生了变化,但仍

然是同一群体,具有相同的忠诚、习俗和信仰,而在官方上,他们的归类不是犹太

人(judeu),而是新基督徒(cristãoＧnovo).”③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哈伊姆􀅰耶鲁

沙米(YosefHayimYerushalmi)认为,虽然一些改宗者已经被宗教强势群体所

同化,但“隐秘犹太教仍然是一种活着的现象”,这一点可以在穿越于葡萄牙王国

的改宗者中看出. 这些新基督徒一旦有机会,就能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逃离偶

①

②

③

参见 NaomiLeite,UnorthodoxKin:PortugueseMarranosandtheGlobalSearchforBelonging
(Oakland: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２０１７),４５.

参见 David M．Gitlitz,SecrecyandDeceit: TheReligionoftheCryptoＧJews (Universityof
New MexicoPress,１９９６),３７Ｇ４８.

NaomiLeite,UnorthodoxKin:PortugueseMarranosandtheGlobalSearchforBelonging,４５Ｇ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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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之地,再次“重返”犹太教,从中我们可以推算出改宗者至少与犹太教有着某种

宗教依附关系.① 尽管宗教裁判所对马兰诺的信仰进行了严格的监控和压制,
但这些隐秘犹太人依然通过口述传统和家庭传承保持了其信仰的实践.

马兰诺的宗教认同与信仰实践深刻揭示了他们在基督教社会中的双重生

活,并体现了在极端压力下对犹太教信仰的坚守. 尽管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马
兰诺在私下仍然遵循许多犹太教传统和习俗. 例如,在逾越节期间,他们巧妙地

利用基督教社区的圣星期四游行作为掩护,进行私密的家庭聚会,这不仅是对基

督教社区活动的一种巧妙利用,更增强了他们对«出埃及记»故事的认同感.②

蕾妮􀅰莱文􀅰莫拉德将马兰诺的“在外做基督教徒,在家做犹太人”的集体行为

称为“文化通勤者”(culturalcommuters)③;大卫􀅰格雷茨堡也支持这一观点,
并形象地描述了隐秘犹太人作为早期现代新犹太人对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看法:
“‘该民族’(Nacao)的文化通勤者如同通过电源开关一样,随时切换其宗教身

份.”④

在宗教礼仪和重要节日的庆祝方面,马兰诺表现出极大的隐秘性和创造力.
例如,他们在婚礼和葬礼等人生礼仪中融合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元素,以既遵守

犹太传统又适应基督教主流社会. 马兰诺的婚礼仪式通常包含两个部分:一是

公开的基督教婚礼,以避免引起怀疑;二是私下的犹太婚礼,只在家庭内部进

行⑤. 此外,马兰诺在逾越节家宴中创作并演唱与马兰诺文化紧密相关的流行

圣歌和歌曲,这些音乐不仅丰富了宗教仪式感,还增强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和文

化认同.⑥ 此外,他们的弥赛亚救赎观念也深深扎根于其宗教信仰中. 例如,伊

萨克􀅰拉􀅰皮埃尔提出的“亚当之前的人类假说”理论,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

个阶段,预言弥赛亚基督的再次降临,引领改宗者前往应许之地,实现最终救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Renee Levine Melammed, A QuestionofIdentity: Iberian Conversos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６２.

参见 David M．Gitlitz, LivinginSilverado: SecretJewsintheSilver Mining Townsof
ColonialMexico (New Mexico: UniversityofNew MexicoPress,２０１９),１２２Ｇ１２３.

ReneeLevineMelammed,AQuestionofIdentity:IberianConversosinHistoricalPerspective,

１３３．
DavidGraizbord, ACrisisofJudeoconversoIdentityandItsEchoes,１３９１tothePresent,in

ReligiousChangesandCulturalTransformationsintheEarlyModernWesternSephardicCommunities,

ed．YosefKaplan, (LeidenandBoston: Brill,２０１９),１３Ｇ１４．
参见 DoraZsom, ConversosintheResponsaofSephardicHalakhicAuthoritiesinthe１５th

Century (Piscataway: GorgiasPressLLC,２０１４),４２Ｇ４３.
参见 David M．Gitlitz, LivinginSilverado: SecretJewsintheSilver Mining Townsof

ColonialMexico,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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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为马兰诺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撑.① 通过这些隐秘的宗教实践,马兰

诺不仅在精神上坚持犹太教信仰,还在文化上维护了其犹太身份.
马兰诺在面对外部压力时,通过复杂的宗教实践和身份认同策略,保持了其

犹太教信仰和文化. 这些策略不仅展示了他们在基督教社会中的生存智慧,还

反映了他们对自身宗教和文化传统的深厚认同. 正如罗杰􀅰路易斯􀅰马丁内

斯􀅰达维拉所指出的,圣玛丽亚家族②通过策略性婚姻和慈善行为,成功地在社

会中提升地位并隐藏犹太血统,同时彰显了对犹太文化的尊重③. 再如,在巴

西,作为医生的马兰诺为了掩盖自己的犹太信仰并应对外界可能的怀疑和迫害,
他们有时会在处方中建议吃猪肉,以此作为一种巧妙的掩护策略.④ 叶鲁沙米

也曾指出:“我们不能用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处理(马兰诺)的犹太化问题,至少不

能用律法主义去定义它.”⑤这种复杂的身份认同和隐秘信仰实践,是马兰诺面

对宗教迫害和社会同化压力时体现出的顽强的精神和适应能力.
马兰诺作为弱势群体,经常会面临宗教裁判所与世俗的双重挑战. 例如,尽

管马略卡岛对雪塔斯(Xuetas)⑥采取了相对开明的政策,但其他普通平信徒对

他们的偏见依然存在. 马略卡的宗教裁判所更多地关注打击雪塔斯群体中的犹

太化异端行为,而不是广泛地迫害所有改宗者. 然而,即便在这种环境下,改宗

者的犹太化行为仍被视为异端,导致他们及其后代受到老基督徒的歧视与侮辱.
此外,马兰诺群体在社会生活中面临多方面的限制,例如,作为弱势群体,他们会

被禁止在老犹太街区之外居住,排除在公职和教职之外,并在公开礼拜时要求与

老基督徒分开就座,甚至死后墓地也被隔离. 这种社会和文化上的孤立迫使改

宗者内部通婚,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群. 尽管教会试图纠正老基督徒对马

兰诺的偏见,但多明我修会的反犹宣传以及民众的仇犹情绪使得马兰诺在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Yirmiyahu Yovel, Spinozaand Other Heretics:the Marranoof Reason (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９),８１Ｇ８２.
其家族首领所罗门􀅰哈􀅰利未于１３９１年皈依基督教,之后他及其两个儿子先后成为大主教或

主教. 罗杰􀅰路易斯􀅰马丁内斯􀅰达维拉(RogerLouisMartínezＧDávila)对圣玛丽亚家族的研究为我们

提供了深入的洞察. 参见 RogerLouisMartínezＧDávila,CreatingConversos:TheCarvajalＧSantaMaría
FamilyinEarlyModernSpain, NotreDame(Indiana: 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２０１８).

参见 RogerLouisMartínezＧDávila,CreatingConversos: TheCarvajalＧSantaMaríaFamilyin
EarlyModernSpain,９０.

参见 CecilRoth,A HistoryofMarranos (NewYork:SchockenBooks,１９７４),２８４.

YosefHaimYerushalmi, FromSpanishCourttoItalianGhetto,IsaacCardoso: AStudyin
SeventeenthCentury MarranismandJewishApologetics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１９７１),３１．

马略卡岛对施洗后犹太人的称呼,该词含有贬义,意为“小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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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层面都被视为与犹太人无异.①

尽管马兰诺群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复杂的身份认同问题,但他们在多重

压力下展现出了顽强适应能力. 马兰诺通过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贡献,提升了

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促进了社会多元化. 早在１６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的

推进,马兰诺在新世界的存在和贡献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新莱昂(现墨西哥),
马兰诺人数占据了显著的比例,他们在当地政治和经济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并
在文化和宗教层面给马兰诺社区带来了稳定和繁荣. 卡瓦哈尔家族的加入进一

步巩固了马兰诺社区的地位,他们通过建立各种社会和文化机构,增强了社区的

凝聚力. 学者马丁􀅰A．科恩将新莱昂誉为“犹太教徒的圣地”,这表明该地区不

仅是物质上的居住地,更是他们精神和文化的归宿.②

三、摩里斯科与隐秘伊斯兰教

“摩里斯科”(Morisco)一词源自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伊比利亚半岛,其背景

与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和１４９２年天主教双王对格拉纳达的征服息息相关. 该

词源于西班牙语 moro,意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或北非人,而Ｇisco后缀暗示

着一种“较小”或“归属”的意味,Morisco因此被看作带有贬义的“小摩尔人”,表

明其穆斯林身份的“次要”或“附属”地位.③ 在征服格拉纳达之后的一个多世纪

里,许多穆斯林被迫改信基督教,形成了这一特殊群体. 尽管他们转变了信仰,
但仍受到怀疑和歧视,基督教当局持续监视这一弱势群体,并质疑他们信仰转变

的真诚性.
摩里斯科群体形成历程呼应了１５世纪末至１７世纪初西班牙的社会政治和

宗教的变迁. １４９２年格拉纳达陷落后,穆斯林人口的生活状态和宗教身份经历

了重大转变,尽管«格拉纳达条约»曾给予他们宗教自由,但随着天主教双王的政

治统治逐步巩固,这一承诺很快被打破. １５０２年和１５２６年的皇家法令强迫穆

斯林皈依基督教,导致许多摩里斯科表面皈依基督教,私下却维持伊斯兰教传

统.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严密监视加剧了他们的困境,但摩里斯科仍努力保留

伊斯兰习俗,形成了他们既公开信仰基督教又私下坚守伊斯兰教的双重宗教身

①

②

③

参见 CecilRoth,A HistoryoftheMarranos,９６Ｇ９７.
参见Stanley M．Hordes, TotheEndoftheEarth: AhistoryoftheCryptoＧJewsof New

Mexico (NewYork: Colombia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５),７９.
参见 AnwarG．Chejne,IslamandtheWest,theMoriscos: A CulturalandSocialHistory

(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１９８３),７. 有关摩里斯科的词源学参见 L．P．Harvey,

MuslimsinSpain,１５００to１６１４(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２００５),２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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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尽管政府尝试通过设定过渡期来帮助他们融入主流社会,但由于摩里斯科

在服饰、语言和饮食习惯上的坚持,这一措施并未取得显著效果. 然而,在１６世

纪中后期,随着腓力二世将其视为政治和宗教威胁,他们的处境急剧恶化,声势

浩大的阿尔普贾拉斯起义(RebellionoftheAlpujarras,１５６８—１５７１)体现了他

们对强权压迫的抵抗. 最终在１６０９年,摩里斯科遭到驱逐,这一事件无疑成为

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① 然而,即使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仍有大量

的隐秘穆斯林选择留在西班牙,他们在宗教裁判所的严密监视和巨大的社会压

力下,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己的信仰和生活. 同时,也有大量的摩里斯科选择迁

移到西亚北非以及地中海地区,他们在新的环境中继续以隐秘或半隐秘的方式

坚守着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传统.②

摩里斯科在隐秘宗教中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他们对自己穆斯林身份的坚持和

对伊斯兰教习俗的隐秘实践上. 尽管他们表面上被强制接受天主教洗礼,以求

融入西班牙社会,但私下许多摩里斯科依然保持着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忠诚,通
过家庭内部的宗教教育、秘密的宗教聚会和庆典,以及使用阿拉伯语或其方言等

方式,来维护和传承他们的伊斯兰文化和宗教传统. 奥尔蒂斯和文森特描述了

这一群体如何在极端压力和不断的监视下,通过秘密的宗教活动和文化传承,保
持与他们的信仰和传统的联系. 例如,他们通过在家庭和私人集会中背诵«古兰

经»、庆祝伊斯兰节日和举行仪式来维护自己的宗教实践,这些都是他们保持伊

斯兰文化身份的重要手段.③

此外,尽管面临天主教社会的排斥和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摩里斯科人通过隐

秘行为显示了他们对隐秘伊斯兰教的坚持和文化传承.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宗

教表现,如斋戒、祷告以及宗教节日的庆祝,都是在尽可能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

进行的. 这种对外界压力的抵抗不仅是对身份的坚守,也是对西班牙主流文化

同化政策的回应. 通过这种方式,摩里斯科不仅为自己在一个不宽容环境中找

到了生存的空间,而且也为后代保留了伊斯兰教的文化传承.
摩里斯科在历史的夹缝中,巧妙地平衡了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与对外展示

的基督教特征. 他们面临的困境是极其复杂的:如何在宗教裁判所的严密监视

①

②

③

参 见 Henry Charles Lea, The Moriscos of Spain: Their Conversion and Expulsion
(Philadelphia: LeaBrothers& Co．,１９０１).

有关地中海世界摩里斯科的生存状况参见 MercedesGarcíaＧArenalandGerardWiegers,eds．,

TheExpulsionoftheMoriscosfromSpain:AMediterraneanDiaspora,trans．ConsueloLópezＧMorillas
andMartinBeagles(LeidenandBoston: Brill,２０１４).

参见 AntonioDominguezOrtizyBernardVicent, Historiadelosmoriscos:Vidaytragediade
unaminoría(Madrid: RevistadeOccidente,S．A．,１９７８),９１Ｇ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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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保持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
同时,又要满足外界对他们新基督教身份的期望. 这种内外冲突迫使他们

过上了口是心非的生活;一方面,他们必须在公众场合展现出符合基督教规范的

行为,以满足社会的期望并避免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另一方面,在家庭和社区的

私密环境中,他们仍然坚守着伊斯兰教的信仰和仪式. 宗教裁判所对这种表里

不一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并积极寻找摩里斯科私下进行伊斯兰教活动的证据.
拉斐尔􀅰贝尼特斯􀅰桑切斯Ｇ布兰科等历史学家在关于驱逐摩里斯科的辩论中,
详细揭示了宗教裁判所如何利用摩里斯科私下进行伊斯兰教仪式的证据来迫害

他们. 这些记录深刻地反映出,尽管摩里斯科在外表上努力符合基督教的规范,
但他们的内心仍然坚定地信仰着伊斯兰教,以此抵制外界对他们的强迫同化.①

这种伊斯兰教信仰与基督教外表的二元性,不仅体现了摩里斯科在严厉镇压下

的文化和宗教韧性,也揭示了他们在压迫社会中为生存而采取的策略.
身处宗教迫害困境的摩里斯科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生存智慧. 他们巧妙地运

用了伊斯兰教教令中的“Taqīyah”(塔基亚)策略. 塔基亚这个概念引自伊斯兰

教和«古兰经»,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原则,允许穆斯林在受到迫害时隐瞒自己的

信仰,以保护自己. 这一策略使得信徒在受到威胁时,能够隐秘其内在宗教信

仰,是一种保护自身和信仰的明智之举. 因此,摩里斯科在公共场合会履行基督

教的宗教仪式以符合社会规范. 然而,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其伊斯兰教信仰和

习俗仍然得以保持和传承. 为了不被西班牙天主教当局察觉,摩里斯科会选择

在家中或隐蔽的地方秘密地举行伊斯兰教的祈祷和其他宗教仪式.
摩里斯科深受西班牙历史熏陶,对西班牙的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宗教压迫下,他们表面上皈依基督教,但私下仍坚守伊斯兰教信仰和习俗,这

种宗教与文化的双重性在摩里斯科建筑中表现尤为突出. 摩里斯科建筑巧妙融

合了伊斯兰与西班牙风格,为西班牙辉煌的建筑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风采. 安东

尼奥􀅰乌尔奎萨尔Ｇ埃雷拉深入剖析了摩里斯科建筑及其所承载的身份谈判内

涵,他精妙地阐释了摩里斯科如何在坚守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灵活地与其他宗

教群体进行互动与融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西班牙社会的多元化进步.②

①

②

参见 RafaelBenítezSánchezＧBlanco, “TheReligiousDebateinSpain,”inTheExpulsionofthe
MoriscosfromSpain: A MediterraneanDiaspora, eds．MercedesGarcíaＧArenalandGerard Wiegers,

trans．ConsueloLópezＧMorillasandMartinBeagles(LeidenandBoston: Brill,２０１４),１０２Ｇ１３１.
参见 Antonio UrquízarＧHerrera, Admiration and Awe: Morisco Buildingsand Identity

NegotiationsinEarlyModernSpanishHistoriography (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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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兰诺与摩里斯科的比较分析

马兰诺与摩里斯科,这两支均被称为新基督徒的弱势群体,虽然两者宗教起

源不同,却因共同的历史遭遇而同病相怜. 伊比利亚半岛在中世纪中期经历了

阿美利科􀅰卡斯特罗所描绘的三教共生时代(Convivencia),基督徒、犹太人和

穆斯林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处,交流互鉴,共同铸就了伊比利亚文化繁荣. 然

而,随着阿拉贡王国与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政治统一,以及半岛内随后一个多世纪

的政权更迭,原本宗教共融的氛围逐渐被打破. 犹太人和穆斯林开始受到不公

平的待遇,如宗教迫害、世俗暴力、强迫施洗与驱逐,迫使两支宗教弱势群体陷入

了困境. 更为严峻的是,那些为了生存而被强迫施洗的马兰诺和摩里斯科,生活

愈发艰难. 尽管这两支新的宗教弱势群体改变了信仰并成为基督徒群体的一部

分,但依旧面临宗教裁判所的打压、老基督徒的歧视,以及纯血法案①的排斥.
这种不公平的境遇共同塑造了他们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在宗教和社会层面都备

受压抑. 虽然两支弱势群体宗教背景不同,却都历经相似的历史磨难,命运紧密

地连接在一起. 共同历史经历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命运走向,更塑造了两个群体

复杂的身份认同. 马兰诺和摩里斯科在身份认同上陷入了一种模糊地带,既难

以完全融入新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又难以割舍与原本信仰的联系. 这种模糊性

导致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尴尬境地,既受主流社会排斥,又难以找到归属感.
在马兰诺的文化和社会氛围中,女性改宗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

在家庭和隐秘犹太教的信仰与习俗传承上. 随着隐秘犹太教逐渐从公共制度化

转向私密化和家庭化,女性的地位日益凸显,正如莫拉德所观察到的那样. 这一

转变让女性改宗者凭借对祷告、饮食、教育和宗教仪式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细节的

精准掌握,有力地保持了犹太教习俗的延续性. 在男性主导外部、女性主导内部

的社会格局下,女性在家庭和私人领域的作用尤为重要. 她们在私密空间内进

行的宗教活动,为隐秘犹太人构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信仰空间,并有效地捍卫了

他们的宗教身份.② 娜塔莉亚􀅰穆奇尼克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女性在私密空间

中的影响力与男性在公共空间的优势之间的鲜明对比. 这种性别间的协作与分

①

②

旨在维护所谓“血统纯净”的老基督教徒身份,１５世纪至１８世纪期间在伊比利亚半岛(尤其是西

班牙和葡萄牙)实施的一系列法律,限制或禁止拥有犹太血统和穆斯林血统的新基督徒(即已皈依基督教

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担任公职、圣职,以及在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
参见 ReneeLevineMelammed, HereticsorDaughtersofIsrael?TheCryptoＧJewishWomenof

Castile (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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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体现了隐秘犹太人内部对外部压力和挑战的回应.①

与隐秘犹太人相比,摩里斯科所处的文化和地理环境更为特殊,这些独特性

对他们的隐秘宗教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者L．P．哈维特别指出,摩里斯科在

宗教裁判所的严酷镇压下,依然巧妙地维持着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隐秘地恪守

“五功”②,这得益于他们采取的一系列具体策略. 其中,摩里斯科常常选择在家

中或偏远的农村地区隐秘地举行伊斯兰宗教仪式. 即便在被迫改信其他宗教

后,他们依然暗地里坚守传统,如日常祈祷、斋月禁食,以及庆祝开斋节和宰牲节

等重要节日. 为了躲避当局侦查,这些活动都极度保密. 摩里斯科家庭甚至会

在地下室或家中的隐蔽房间里进行祈祷,以确保他们的信仰活动不露出任何蛛

丝马迹.③ 然而,与马兰诺以女性为核心的隐秘犹太教不同,摩里斯科展现的是

一种集体参与的隐秘伊斯兰教,全民共同守护着他们的信仰传统.
除了上述区别外,马兰诺识字率较高,多以商人身份活跃在城市中心,他们

围绕隐秘会堂或公共住宅形成了紧密社群. 这样的布局既便于他们私下聚集进

行祈祷,又能降低外界的关注度. 城市的生活环境推动他们更深入地融入西班

牙基督教社会,他们不仅在医学、法律和贸易等多个领域有着广泛的涉猎,还在

保持自身犹太身份的同时,实现了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马兰

诺选择移居海外,以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宗教自由.
相较之下,摩里斯科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 他们识字率较低,

散居在西班牙南部和东部的农村地区,以家庭为核心,努力维护和传承着信仰与

传统. 农村的相对封闭性为摩里斯科保护自己的文化特色提供了一道天然屏

障,但同时,这也让他们面临着更为严格的社区监视和猜疑. 为了在这种环境下

继续坚守伊斯兰教传统,摩里斯科不得不将当地的习俗和农业生产方式融入自

己的文化,以此作为掩护,秘密地维系着他们的信仰.④ 值得一提的是,格拉纳

达穆斯林政权在伊比利亚半岛长达８００多年的历史,使得战败者在被强迫皈依

后,成为隐秘穆斯林的聚集地,承载了深厚的信仰与文化传承.
西班牙的马兰诺和摩里斯科,虽然面临宗教迫害和社会压力,却通过独特的

文学形式表达了他们的文化和信仰. 马兰诺通过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novel)
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勇敢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公与腐败,同时也表达了对自身命

①

②

③

④

参见 NataliaMuchnik, Deparolesetdegestes．Constructionsmarranesenterred􀆳Inquisition
(Paris: Éditionsdel􀆳ehess,２０１４),１０８.

即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
参见 L．P．Harvey, MuslimsinSpain,１５００to１６１４ (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２００５),１０２Ｇ１２１.
同上,４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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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深刻反思. 流浪汉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深刻的社会批判性,成为马

兰诺宣泄情感和寻求认同的平台. 这些作品多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生动地

展现了主人公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的艰辛历程,同时也映射出马兰诺在强势宗

教和社会双重压迫下的真实处境. 例如,在马特奥􀅰阿莱曼(MateoAleman)的

«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中,生动地描绘了改宗者如何在公共场合通过各种

细致入微的伪装来掩饰自己的犹太信仰. 以第一卷开篇中古斯曼对其父亲的描

绘为例:“每日清晨,他都会虔诚地进行祈祷,双膝跪地,双手合十置于胸前,帽子

轻轻握在手中,聆听神圣的弥撒. 然而,那些心怀恶意之人却指责他,认为他如

此祈祷只是为了充耳不闻,高举帽子则是为了视而不见. 愿那些公正无私的人

们能够审视这一论断,评判这是否真是乖张、鲁莽、冷酷无情且毫无良知之人的

行径.”①他父亲在教堂中的祈祷举止,深刻地展现了改宗者如何在维持外在基

督徒形象的同时,以叛逆的态度依然坚守着内心深处的犹太信仰.
与马兰诺不同,摩里斯科创造了阿尔哈米亚多文学(Aljamiado)②,这是一

种以阿拉伯文字书写西班牙语的独特形式. 这种文学不仅承载了摩里斯科的宗

教教义和文化认同,更是他们对抗宗教裁判所审查和禁令的巧妙手段. 阿尔哈

米亚多文学包含了«古兰经»和其他伊斯兰文本的翻译,为摩里斯科提供了精神

上的指引,同时也强化了他们与信仰的联系. 例如,塞哥维亚的伊卡 (Yçaof
Segovia)认为,通过学习可以实现灵魂的启迪:“当上帝愿意启迪我,使我理解他

的«圣经»时,我发现了许多因我们的不足而被掩盖的秘密.”杰拉德􀅰维格斯

(GeradWiegers)认为伊卡经历了一种神秘的体验,使她能够深入理解«古兰经»
的深奥含义.③ 这种体验仿佛在上帝的启迪下,为«圣经»与«古兰经»之间架起

了一座桥梁,让他在双重身份中游刃有余地认知与探索.
两种文学传统,虽然根植于不同的信仰背景、其形式与内容的表现不同,却

都深刻反映了各自社区秘密生存状态的映射,以及他们为保护和传承自身文化

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这些珍贵的文学作品,不仅为西班牙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丰

富的色彩,更是对马兰诺与摩里斯科社区坚韧不拔、无穷创造力的最好例证.
马兰诺和摩里斯科通过他们的隐秘宗教实践,展现了信仰和身份在迫害中

的韧性. 他们在表面上遵从基督教的同时,维持其固有的原始宗教,揭示了西班

①

②

③

MatheoAleman,PrimerapartedelavidadelpicaroGuzmandeAlfarache (Brucellas:enla
emprentadeIuanMommarte,１６０４),４．

国内研究阿尔哈米亚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有一篇文章:宗笑飞ZongXiaofei,‹阿尔哈米亚语文

学›[AljamiadoLiterature],于«外国文学»[ForeignLiterature],２０１５年第３期[２０１５,Issue３],４５—５２.
参见 GerardAlbertWiegers,IslamicliteratureinSpanishandAljamiadoYçaofSegovia (fl．

１４５０), HisAntecedentsandSuccessors (Leiden& NewYork: Brill,１９９４),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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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宗教裁判所迫害时期宗教和文化身份的复杂性. 尽管这两个群体都经历了隐

秘宗教实践和迫害,但他们不同的社群组织方式和同化程度凸显了边缘化群体

在应对和抵抗压迫时的多样性. 这些历史经历塑造了马兰诺和摩里斯科的复合

身份与命运,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文化和宗教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总结

马兰诺和摩里斯科是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伊比利亚半岛上两个因宗教迫

害而采取隐秘宗教实践的群体. 这两个群体虽表面皈依基督教,却私下维持犹

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仰和习俗,展现了在极端压力下对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的

坚守. 马兰诺通过女性主导的家庭宗教活动,在城市中心建立隐秘社群,并借助

流浪汉小说表达文化认同和抗争精神. 摩里斯科则在农村地区以家庭为核心维

护伊斯兰教信仰,通过阿尔哈米亚多文学对抗宗教审查,展现了文化适应和抵抗

的智慧. 尽管面临相似困境,这两个群体的隐秘宗教实践和文化适应策略却各

具特色,体现了边缘化群体在应对宗教迫害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